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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品读

名家有约Ｍ

Ｊ讲述

在那个票证盛行的年代，我曾经用过的两部自行车早已成为往事，可
是购买及使用的过程在我人生的记忆中，却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的第一部自行车是永久二八大杠，朋友送给我的侨汇券，在华侨商
店买的。那个时候的华侨商店在第五百货商场对面（今五丰宾馆西侧），花
了一百多元钱买的。那个年代为了鼓励华侨汇钱回来，根据汇款的多少发
放侨汇券，可以购买紧俏物资，名牌自行车就是其中之一。这部车子我骑
了一段时间后，因为大了一点，骑得有点吃力，我把它送给了姐夫。他在
214闽赣物资供应站工作，那个单位80%是转业军人，党员的比例非常高。
214在造船厂旁边，离家有十多公里的路程，来去不方便，这部车子给了他
们很大的帮助，姐夫每次看见我都说车子质量很好。这辆永久牌自行车在
他们家里使用了 20多年，姐夫非常珍惜永久牌自行车，经常擦洗上油，基
本上没有大修过。

我的第二辆自行车是凤凰二六型的轻便车。是在庐山购买的，花了157
元钱。当时表姐在庐山五交化公司工作，用内部指标帮我购买的。大约是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辆自行车的价格，大约是一个普通工人三四个月
的工资。这辆自行车成了我的骄傲。那个时候我家住在二楼，楼梯很陡。
为了保障自行车的安全，我每天上下班都是扛上扛下，一点都不累。当时我
在化工厂上班，有一天我骑车回家，一个朋友来玩，问我新的自行车在哪里，
我就告诉他在楼上房间里。带他过来看了一眼，他说你这哪是新的自行车，
完全是旧的，我当时大吃一惊。然后跑过去一看，果真车子蒙了一层锈迹。
因为有几回遇到氯气泄漏，氯气的腐蚀性很强，正好又遇到雨季，结果车子
蒙上了一层锈。我当时大吃一惊，马上找来了机油，好好地擦洗了一遍。因
为刚刚被腐蚀，所以锈迹很快被干净了，心里这才松了一口气。当时，如果
把自行车借人用一下，那真是天大的人情，碗大的粑。

有一天晚上，我从住在姚家洼的朋友家中骑车回来，正好路灯坏了。
骑到庐山路口突然感到危险，立即双手刹车，新车质量就是好，车子立即停
在原地不动。我双脚垫底，一看车已经靠在栏杆边上，距离不到一寸。如
果不是及时刹车，那就要出一个大的事故。直觉这个东西真是说不清楚，
有时候灵验得你都不敢相信事实。作为当时的团支部书记，我常常会带年
轻人出去搞活动，我们都是骑着自行车出去的，其中包括到九江县的涌泉
洞。我们还骑着自行车到莲花洞，然后从好汉坡登山。在山上搞一个联欢
活动，走下山再骑着自行车回来。我双手可以不扶自行车龙头，直接从高
坡上冲下来，车速总是第一，真有点像现代年轻人飙车的感觉。那个时候
有一部凤凰自行车，不亚于现在有一部小轿车。

女儿很小的时候，晚上非要跟着我一起出去玩，去之前跟她说好回来不能
在自行车上睡觉，因为她一睡着了，我就没办法骑车子带她。可是每一次快到
家的时候她就睡着了，我只好下车扶着她走。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延支山同
文里，到家有一个很陡的坡。我只能把自行车放在坡下，把她抱回家，再回头
来扶车子。那个时候住的地方是只有12个平方米的房子，无厨房无卫生间。
后来隔了一间小房子，在吃饭的地方放了一个书柜，我称它为“厨斋”。这个房
子白天要开灯，下雨要接漏水，最多的就是“盐鱼螺”（九江方言，俗称鼻涕虫，
学名蛞蝓），每天晚上要抓一百多条，在一张纸上面撒点盐，然后把“盐鱼螺”放
上面去，很快就会化成水。住的地方虽然拥挤，可我还是为心爱的自行车专门
留了地方。公共厕所离住的地方有100多米，有的时候请朋友来家中小酌，特
别是喝啤酒的时候就非常尴尬。我的一个老大哥曾经跟我说，从你家去厕所
方便完了，走回来刚到你家，我又想上厕所了。他是无意中开了一个玩笑，可
是对我刺激很大。当时我就暗自发誓，有钱了一定要先买房子。1992年我下
海了，1994年在九江买了第一套商品房，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带卫生间。未装
修之前，我一个人在房间准备打家具的木头堆上睡了一觉。空空的房子，走路
和咳嗽的回声至今仍在耳边震荡，此乃后话。

有人说骑自行车就好像会游泳一样，属于肌肉记忆，此话真的不假。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幼儿园的操场上重新骑起了自行车，真的是跨上去
就会。那两辆自行车，把我带到崎岖而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从此一路前
行。愿自行车的铃声警醒着我的人生，一直追求下去。

■ 陈 珑

方言可以说是地方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一
个地方的戏剧、曲艺、歌谣、谜语等文艺形式都
是以方言作为工具才得以表达的。当然地方文
化还包括人情、风俗、习惯、服饰等方面，这些方
面的特征有时候也会反映在方言里。方言研究
实在是研究地方文化的一把钥匙。都昌方言沉
淀着赣北地区独特的文化记忆与生活方式。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南昌大学客赣
方言与语言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卢继芳所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 2025 年 1 月出版的国
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的《江西都昌方
言语音研究》在全县 24 个乡镇 65 个方言点深
度调查的基础上挖掘了赣语昌都片都昌方言
的语音特点。全书共分五章，从语音面貌研
究，到其与中古音系的历时比较，再到都昌方
言内部差异的地理分布与比较，全书形成了

“微观描写——历史溯源——空间分布”的三
维研究结构。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关注了都
昌方言与吴语、湘 语等邻近方言的关系。著
作提供了第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还展示了都
昌方言中宝贵的文化资源，进一步深化了赣北
赣语区域演变特征研究，对于挖掘深化赣语历
史发展、吴赣湘三地区域文化关系以及汉语方
言演化也具有重要价值。

都昌方言首先是一部“口传的地方史”。每
一个特殊的语音现象背后，都隐藏着一段鲜为
人知的历史迁徙与文化交融。书中细致记录的
文白异读现象，认同历史层次是若干有对应关
系的音类系统地并存于同一共时系统的叠置现
象的观点。都昌方言的文白异读现象记录了都
昌自汉代建制以来悠久的历史发展。都昌方言
在古敷母、古微母、见系字、日母字声母上存在
文白异读现象；韵母上主要表现在遇摄、止摄、
蟹摄、臻摄、梗摄、通摄；声调上浊入字也存在文
白异读现象和文白配合关系。相较于文读，白
读更具有当地“乡土”色彩，例如“尾猪尾节”文读
ui254、“尾猪尾巴”白读mi254，“夏夏天”文读 xia31、“夏姓”
白读ha31。这不只是简单的语音变异，而是自古

以来语言在都昌土地上层层叠加的历史见证。
都昌地处鄱阳湖畔，位于赣江、鄱阳湖、长江航
道重要节点。历史上屡次移民潮在此交汇，这
些不同时期、不同方向的移民带来的语言交汇，
在都昌方言中沉淀为复杂的语音系统。都昌的
语言系统真实地记录了都昌人的迁徙史与文化
史。

语音的选择与保留，往往反映了该地区居
民的集体心理与文化认同。都昌方言中保留了
大量古汉语特征，在普通话日益普及的今天，这
种对古老语音特征的坚守，实质上是地方社群
对自身文化根源的自觉维护。尤其是都昌方言
中独特的声调系统构成了一种仅属于都昌人的
声音标识，这种声音上的“独特性”强化了本地
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当
代，这种通过方言维系的地方认同显得尤为珍
贵。

语音的演变往往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息息相
关。《江西都昌方言语音研究》详细地对比了不
同乡镇、不同年龄层的语音变异，勾勒出一幅动
态的社会结构图景。老一辈与年轻人之间的语
音差异，反映了文化传承的断裂与延续。不同
乡镇发音区别，则映射出了乡镇之间的地缘关
系及共有的历史渊源和个性化的发展。通过该
书的描述，我们得以观察都昌社会结构的微观
变迁。

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地域文化标记的方言
传承与保护必定会面临挑战。《江西都昌方言语
音研究》在记录方言现状的同时，也保留了最原
始的可供考查的语音资料。书中所记录的许多
特殊发音，在年轻一代中已经日益罕见；一些传
统的语音区别特征，在普通话的影响下逐渐模
糊。都昌方言中，新派（青年层）与老派（老年
层）的语音差异显著，集中体现在声母、声调与
文白异读三个方面。声母上老派保留更多古音
特征，比如来母拼细音韵母读塞音 [d/tɦ]、止摄
精组字读浊塞擦音 [dz]、溪群母多读零声母；而
新派则明显向普通话靠拢，表现为边音化、擦音

化以及声母的重新出现。声调上老派能够区分
阴入与阳入调，新派则出现调类合并，如全浊入
与次清入合流。文白异读方面，老派多保留本
地白读层，音韵存古；新派则更倾向于文读层，
读音更接近普通话。整体上，这些差异反映了
方言在年龄层间的历时演变，新派语音变化快、
受普通话影响深，老派则相对保守，存留了更多
早期的方言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该书具有了
文化抢救的性质。

《江西都昌方言语音研究》通过田野调查获
取第一手语音资料，书中的同音字汇表极大地
保留了都昌方言中的特色文化。例如“豚”指小
猪，“乌灯”指灭灯，“昼”指上午，保留了古语色
彩；“禾花”指水稻穗花；“过果”指患麻疹，“做胎
人嘚”“做好人”特指孩子患麻疹的委婉说法；

“麻间饼”指本地中秋月饼；“买水”指封殓前亲
友要去七个不同姓的村庄的七口池塘取水给逝
者洗身体；“做夜斋”指老人去世，出殡日请道士
为其超度；“偷发”指建新房时屋主上山选择梁
木后趁山林主人不注意砍掉，然后在树蔸上放
个红包。这些宝贵的材料不仅如实记录了当地
的方言而且反映出了都昌的文化习俗，为未来
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材料。

《江西都昌方言语音研究》是一座方言民俗
文化的博物馆，收存了都昌人的历史记忆；它是
一本地方文化的密码本，记录着鄱阳湖畔独特
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方言研究提醒我们文化多
样性不仅体现在可见的物质文化遗产上，也存
在于这些看似平常的乡音之中。

当我们翻开这本书，耳边仿佛响起鄱阳湖
的浪声与都昌乡音交织的旋律。方言语音研
究始终指向一个问题——在不可逆转的现代
化进程中，我们如何为这些独特的声音以及它
们所承载的独特文化保留一片生存的空间？
只有在当下准确地记录并保存才能为后世之
人留下可供参考的宝贵材料。

（作者系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理事）

蕴藏在声音里的文化密码
——评《江西都昌方言语音研究》

■ 沈 鲁

去年金秋时节，我和老伴应邀前往武宁参
加原南岳中学73届初中毕业生聚会。

南岳是武宁县曾经的乡级行政区，2002年
并入船滩镇。1969年，当时的南岳公社创办中
学。我是 1968年的下放知青，1969年当民办教
师，1970年转代课，1971年调入南岳中学。73
届学生是1971年进校，我教语文，钟兴锡老师教
数学，方由海老师教物理兼班主任。

这个班的同学初中毕业后，恰逢高中合并，
部分同学进入船滩中学读高中。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南岳中学存续期间，
一时藏龙卧虎，鸾翔凤集。席芳松，原船滩中学
校长，下放南岳中学当校长。他腹笥充盈，有一
次给学生讲鲁迅，连讲三节课，妙趣横生，笑语
盈堂。后来担任武宁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周
绪徽，祖籍安徽，数理化全能，编剧、作曲、导演、
器乐等才艺皆通，后为武宁一中校长。衷敬儒，
南昌人，因“右派”身份发配到南岳中学，落实政
策后调入武宁一中，历任教导主任、副校长，又
作为党外人士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他是学校
公认的“数学王牌”。方由海九师毕业，聪明过
人，我的“职场发小”，我俩比邻而居，抱团生活，
情同手足。他们都是“敖人”（武宁方言，很厉害
的人）。那几年，除学校外，卫生院、供销社等单
位，也有异才。其间，这些人先后调离，我也于
1973年离开南岳中学。他们是南岳山区一个时
段的光束。可是由于人口太少地太偏，1973年
高中撤销，几年后初中撤销；再后来，随着乡镇
合并，这个从前的公社所在地连一所小学也没
有。最后，因人口衰减，卫生院也撤离了。

根据同学聚会筹委会安排，3日上午座谈、
合影，下午到4A级旅游景区长水游览。长水位
于武宁罗坪镇，2007年温家宝总理视察武宁，在
这里题写了“山水武宁”四个字，成为武宁县一
张响亮的文旅名片。

这次聚会由袁达文、吴远智等同学牵头，雷
显林负责与我联系，对我们照顾非常周到。显
林少年时代玉树临风，恢复高考后考取了师范，
改变了命运。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唐维发
代表同学们表达了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他居
然还把我52年前写的一首诗当场背诵出来了。

我下放南岳公社的第一站是黄沙大队第 6
生产队。大家特意为我安排活动，由家住黄沙

的吴远智、方家富同学陪同，两辆小车搭载众
人，从县城出发，经船滩、吴湾、易溪、南岳，向船
滩镇北部像狭长“半岛”的尖端般伸向大山深处
的黄沙村驶去。这是武宁县乃至赣西北最偏远
的小山村。

我刚下放时，南岳交通极为落后，只有一
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运输全靠肩挑背扛。途
中险要处很多，最险的是船滩进去 3公里处一
个叫黑炭岩的地方：头顶处有一块往外倒扣的
巨型岩石，脚下的路又往里缩，下面是悬崖，一
失足成千古恨。1970年冬，在“学大寨”高潮中
修路，我被抽调到指挥部搞宣传。有一次对黑
炭岩实施爆破时，三位民工不幸牺牲，我们以
此为素材创作了歌剧《黑炭岩下三英雄》（后更
名为《战备路上三英雄》）。1971年公路贯通，
这条用鲜血和汗水凝成的公路，给山区人民带
来了福祉。今天，“高路入云端”，砂石路早就
变成了钢筋水泥浇筑的坦途，汽车、摩托往来
不绝，每天有一趟班车从黄沙经南岳、易溪、船
滩开往县城。

途经易溪村（当年的易星大队）时，我在达
文的陪同下，看望了当年的大队支书谢光武老
人。易溪是我下放的第二站，1969 年至 1970
年，我在那里的长塝村教了一年村小，谢支书就
是长塝人。晚上到大队开会，他常带我去给大
队干部读报，然后听他们开会。他还曾要发展
我入党，虽然没有实现，但我仍然感激他。谢书
记今年92岁，我们到时，他正在菜园里劳动。

我们来到船滩镇南岳村，这里就是原南岳
公社所在地。昔日的南岳中学，在小河（南岳
港）对面，河面上是一座用杉木架设的便桥，一
旦山洪暴发，木桥就可能被冲走。20世纪 90年
代修建了水泥桥，现在所见的是 1998年以后重
修加固的。我们步行到河对岸，原来的校舍荡
然无存，在学校旧址建造的民房也沦为旧屋，没
有住人的痕迹，周边除了荒芜的野草和几只嘎
嘎叫的鹅，只剩下一棵有数百年树龄的苦槠树，
以其苍老的颜容在无声地诉说着悠悠往事。大
家指点着空无的地址，辨认当年我们分别住在
哪里。师生们在老树张开的巨伞下合影，共同
祭奠逝去的岁月。

到了大山深处的黄沙，我们发现当年插队
时的村庄已不复存在。村民在山上的房子大

多搬迁到山下马路边，干打垒的土坯房只留
下个别的“参照物”，放眼都是漂亮的楼房，与
山外的房子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我见一村民
家门前停着一辆大奔。家富说，黄沙这个只
有七八百人的行政村，奔驰、宝马这样的豪车
就有十多部。方由海说，改革开放几十年，山
区老百姓的家底已经相当殷实。我在抖音上
看到，这里的高山瀑布和森林景观，吸引了很
多摄影爱好者和驴友慕名而来。

从下放的那年算起，57年过去，物是人非，
当年的社员存世的已经不多。黄沙 6队的生产
队长已经谢世；政治队长已有90多岁，搬到县城
去住，没有联系上。我们两个知青当年寄宿在
生产队会计方家林家中，家林早已作古，其妻尚
在。在我和老伴路上偶遇的家林小儿子的引领
下，去探望会计的遗孀。当年那个丰盈的少妇，
就是眼前这位枯瘦的老妪，不过在她笑的时候，
眉眼处仍有一丝半个多世纪前的风仪。

中午在村民家吃农家饭，哨子、什锦羹、大
块肉、龙骨汤等本地美食，琳琅满目，盆满钵
满。女主人热情劝菜：“我哩恰咯都是自家做
咯，不到街里买，街里买咯不干净。”觥筹之间，
大家食性大发，有人连吃十个大哨子。

在庭院，看到门墙一侧堆码得整整齐齐的
硬柴，台阶旁躺着一对箩筐。与湖北省交界的
太阳山，巨人般恍若近在咫尺，茂密的森林苍翠
可掬，我的思绪不禁回到50多年前：我和知青同
伴，刚过20岁，就扮演冯骥才笔下“挑山工”的角
色，多次肩挑七八十斤半成品木桶，脚踩草鞋，
跟着社员，从黄沙出发，攀登崎岖陡峭的山路，
翻越眼前这座海拔 1300多米的高山，挑到山那
边的湖北去销售。天不亮就启程，艰难跋涉五
六个小时才能到达通山县高湖公社。有一次过
港沟时，我不慎跌了一跤，咬咬牙，又坚持了下
来。

此时，阳光炽烈，气温与山外不相上下，由
于久旱不雨，在马路上听不到昔日港溪里那不
绝于耳的潺潺流水声。然而在我的心灵深处，
却有一道永不干涸的溪流，它从太阳山下流起，
流过黄沙，流过南岳，流过长塝和易溪，流淌的
是我们的青春年华，流经了人生最初的洗礼，穿
越半个多世纪的光阴，回眸处，依然涌动着世间
最美丽最令人怀恋的浪花。

■ 陈林森

武宁山水南岳情

我曾用过的自行车

黄君书法作品

丙申咏马贺岁诗帖

黄君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学者型书法家、诗人。他1961年生于
江西修水，1981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1993年借调北京，后一直在京从
事书法、诗词创作和研究等工作。

黄君先生2002年荣获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2005年和2012年两
度获评“中国书法十大年度人物”，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中华
诗词学会理事兼书画委员会副主任。

黄君先生已出版书法、诗歌、佛教研究等各类著作40余部，曾经在
中国美术馆、中国文字博物馆、江西美术馆等地举办个人书法展览十多
次。黄君先生是北宋大书法家、大诗人黄庭坚的嫡系后裔，他主编的

《黄庭坚书法全集》获全国优秀出版物奖。2010年北京保利拍卖公司拍
卖的黄庭坚《砥柱铭卷》，就是由黄君先生撰写长篇鉴定文章，该作品以
4.368亿元拍卖成交，至今仍保持中国艺术品单件拍卖最高价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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